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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剛
看
到
一
段
新
聞
，
今
屆
立
法
會
任
期

過
了
短
短
十
五
個
月
，
即
發
生
了
最
少
四

次
會
議
鬧
劇
，
最
新
一
次
是
會
議
一
共
有

十
八
名
委
員
報
名
出
席
，
有
十
四
人﹁
甩

底﹂
導
致
流
會
。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也

不
禁
開
聲
說
，
所
有
曾
表
明
會
出
席
而
又
不
出

席
的
議
員
，
都
欠
市
民
一
個
交
代
。
學
者
宋
立

功
也
批
評
他
們
真
的
愧
對
市
民
。
議
員
在
批
評

政
府
的
同
時
，
應
撫
心
自
問
，
檢
討
自
己
；
建

議
全
體
缺
席
議
員
向
市
民
鞠
躬
道
歉
，
平
息
民

憤
。而

根
據
傳
媒
統
計
，
有
多
達
十
六
名
議
員
曾

在
該
四
次
會
議
中
缺
席
了
三
次
，
有
人
更
全
數

缺
席
。
平
日
會
議
各
黨
派
都
有
代
表
曾
有
缺

席
，
議
員
最
常
用
的
藉
口
是
：
不
在
香
港
、
塞

車
、
遲
了
出
門
口
、
聲
稱
有
病
、
有
其
他
會

議
、
須
出
席
地
區
活
動
及
記
錯
時
間
等
理
由
。

遲
到
理
由
如
同
學
生
返
學
，
白
領
返
工
一
樣
，

但
學
生
和
打
工
仔
當
然
要
被
老
師
、
老
闆
罵
或

受
罰
。
議
員
卻
不
用
，
當
無
事
發
生
過
。

特
首
梁
振
英
不
去
出
席
馬
拉
松
開
幕
禮
都
被
質
詢
，
行
政

會
議
開
少
一
次
都
招
來
一
陣
非
議
。
哎
，
真
是﹁
只
許
州
官

放
火
，
不
許
百
姓
點
燈﹂
，
有
口
話
人
無
口
話
自
己
。

在
香
港
打
工
的
人
普
遍
都
是
薪
酬
與
工
作
量
和
工
作
壓

力
成
正
比
，
當
然
有
例
外
的
，
是
與
老
闆
有
特
殊
關
係
的

另
計
。
正
常
來
講
薪
酬
愈
高
責
任
愈
大
，
壓
力
愈
大
；
行

政
人
員
一
般
薪
酬
高
一
點
，
需
要
承
受
壓
力
自
然
大
些
，

要
向
老
闆
直
接
負
責
。
不
過
，
倒
發
現
在
香
港
當
議
員
這

一
種
工
作
例
外
，
除
了
競
選
時
比
較
辛
苦
，
要
四
出
拉
票

﹁
洗
樓﹂
外
，
一
旦
成
功
了
就
有
４
年
安
穩
日
子
過
，
月

入87,450

元
，
每
年
可
享
有30,450

元
醫
療
津
貼
。

如
果
雙
料
議
員
月
薪
更
十
幾
萬
，
這
種
收
入
水
平
如
果

在
私
人
機
構
打
工
亦
是
要
員
階
層
了
，
他
們
肯
定
要
每
年

交
業
績
，
沒
有
成
績
出
來
隨
時
被
人
取
代
。
而
我
們
那
些

議
員
呢
，
沒
有
規
定
他
們
交
成
績
表
的
，
貢
獻
了
些
甚
麼

良
策
？
為
社
會
，
為
市
民
解
決
了
多
少
問
題
？
沒
有
考

核
，
做
多
少
工
作
是
憑
良
心
。
就
算
是
有
許
多
會
要
開
，

但
可
以﹁
遲
到
、
早
退
、
缺
席﹂
呀
。
至
於
協
助
市
民
解

決
問
題
都
是
憑
良
心
做
，
不
需
要
計
數
量
，
所
以
盡
責
任

的
議
員
可
能
辛
苦
一
點
，
懶
惰
的
舒
服
些
，
重
要
會
議
都

是
嘈
吵
一
輪
又
可
離
場
休
息
去
也
。
總
的
來
說
是
沒
有
太

大
重
要
公
議
都
是
的
壓
力
，
與
商
業
上
要
跑
業
績
差
得
遠

了
。
不
必
承
受
太
大
壓
力
這
很
重
要
，
壓
力
對
身
體
健
康

影
響
很
大
。
我
這
講
法
可
能
令
尊
貴
的
議
員
反
對
，
抗

議
！
但
對
不
起
，
這
就
是
你
們
畀
一
般
市
民
的
印
象
，
你

們
可
以
用
行
動
改
變
我
們
對
你
們
的
印
象
。

或
者
你
會
講
表
現
不
好
的
你
們
可
以
不
選
他
們
，
但
坦

白
講
許
多
地
區
沒
有
優
秀
的
人
選
，
只
能
在
不
太
滿
意
的

情
況
下
選
個
勉
強
合
格
人
，
有
些
選
民
憑
印
象
的
，
不

然
，
點
會
有
些
議
員
做
十
多
廿
年
，
領
袖
都
換
幾
代
他
們

仍
在
位
，
年
輕
有
衝
勁
的
新
人
總
是
選
不
上
。
看
來
市
民

自
己
都
有
責
任
。

議員真好當

年
近
歲
晚
，
有
一
小
學
同
窗
夢
中
而
逝
，
聞
之
感

嘆
再
三
。
近
年
來
，
一
班
小
學
同
學
每
年
都
有
相

聚
，
飲
飽
食
醉
之
餘
，
縱
談
兒
時
趣
事
，
歡
快
之

極
。
想
不
到
今
年
未
得
聚
會
，
就
聞
噩
耗
。

我
所
讀
之
小
學
曰
敦
梅
學
校
，
創
校
莫
敦
梅
老
校

長
其
時
已
逝
，
由
其
子
莫
劍
溥
繼
任
。
我
於
今
能
在
文
壇

上
也
文
也
武
，
實
得
益
於
敦
梅
五
年
︵
我
二
年
級
插
班
，

故
有
此
語
︶
。
敦
梅
自
編
國
文
課
本
，
有
古
文
，
有
語
體

文
。
上
莫
校
長
課
，
每
如
沐
春
風
。
無
他
，
除
授
課
文

外
，
還
常
引
經
據
典
，
加
插
故
事
，
聽
出
我
們
的
耳
油
。

有
次
，
他
說
：

﹁
要
把
白
話
文
寫
好
，
一
定
要
讀
古
文
，
否
則
柔
根
脆

骨
…
…﹂

這
一
番
話
，
宛
如
大
廈
之
打
樁
，
深
入
吾
心
。
多
少
年

來
，
無
時
不
記
起
。
如
今
傳
經
授
道
，
看
着
一
班
青
春
頭

顱
的
文
章
，
便
想
起
莫
校
長﹁
柔
根
脆
骨﹂
四
字
。
要
寫

好
文
章
，
要
讀
古
文
，
信
焉
！

莫
校
長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已
作
古
人
，
今
遽
然
而
逝
的

小
學
同
窗
莫
汝
虎
，
正
是
莫
校
長
的
次
子
。
莫
汝
虎
沒
克

紹
箕
裘
，
大
學
修
的
是
理
科
。
而
敦
梅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中
，
也
告
結
業
了
。

那
夜
拜
祭
歸
來
後
，
翻
出
一
本
︽
香
港
敦
梅
中
學
四
十

六
周
年
紀
念
刊
︾
︵
一
九
六
四
年
︶
。
學
校
本
名﹁
敦
梅
學
校﹂
，

後
來
發
展
成
為
中
學
，
始
易
名﹁
敦
梅
中
學﹂
。
我
讀
完
小
學
即
離

校
，
這
本
校
刊
是
後
來
一
位
續
升
中
學
的
同
窗
所
贈
。

翻
着
這
本
校
刊
，
百
感
交
集
，
歲
月
如
東
流
，
只
堪
追
憶
。
敦
梅

校
刊
內
容
素
來
豐
富
，
除
有
校
長
老
師
和
外
來
碩
儒
文
章
外
，
尚
有

學
生
作
品
。
但
此
本
校
刊
，
學
生
作
品
闕
如
，
莫
校
長
文
章
卻
有
多

篇
，
那
手
白
話
文
，
確
非
柔
根
脆
骨
。

其
中
，
有
馬
國
維
老
師
︿
七
十
遣
懷
﹀
三
首
，
重
讀
之
下
，
不
勝

欣
喜
。
馬
國
維
者
，
記
憶
所
及
，
小
六
時
曾
授
英
語
，
然
國
學
根
基

極
厚
，
課
餘
之
時
，
曾
收
吾
等
多
人
，
專
授
國
文
，
所
讀
者
為
︽
古

文
觀
止
︾
，
得
益
良
多
。
三
首
其
二
云
：

﹁
人
生
七
十
未
為
稀
，
擲
盡
時
光
夙
願
違
。
碓
咀
生
花
慙
我
老
，

井
邊
遺
李
待
誰
饑
？
殘
篇
拋
卻
藏
吾
拙
，
僧
史
修
成
悟
道
微
。
為
洗

塵
緣
千
億
劫
，
空
王
勤
禮
懺
前
非
。﹂

所
謂﹁
僧
史
修
成﹂
，
馬
老
師
曾
告
已
寫
成
︽
明
季
粵
高
僧

傳
︾
，
堪
稱
力
著
。
可
惜
這
書
迄
未
見
刊
，
人
已
逝
，﹁
殘
篇
拋

卻﹂
，
無
可
復
尋
了
。
馬
老
師
獨
居
西
環
一
板
間
房
，
第
三
首
有
云

﹁
皐
橋
妻
子
分
南
北﹂
，
晚
境
之
孤
清
，
由
此
可
見
。
自
離
校
後
，

為
腹
奔
馳
，
馬
老
師
後
事
如
何
，
已
不
可
知
曉
。

校
刊
中
，
有﹁
校
友
盧
瑋
鑾﹂
︿
讀
康
樂
詩
﹀
。
盧
瑋
鑾
者
，
即

小
思
也
，
為
我
之
大
師
姊
。
此
詩
前
已
讀
，
再
誦
喜
甚
，
特
錄
之
如

下
：﹁

山
深
林
逾
密
，
微
傳
逐
鹿
鳴
。
宣
喧
謝
公
屐
，
泉
幽
喜
濯
纓
。

好
風
解
人
意
，
繞
竹
自
相
迎
。
結
廬
接
天
際
，
把
酒
送
晚
晴
。
衰
世

跼
良
才
，
悠
然
見
達
生
。
浮
名
豈
足
珍
，
雲
山
乃
歸
程
。
筆
底
收
乾

坤
，
詩
囿
含
菁
英
。
把
卷
神
欲
追
，
逸
跡
媿
生
平
。﹂

﹁
衰
世
跼
良
才﹂
，
莫
汝
虎
之
去
，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
實
屬
短

命
。
哀
哉
！

敦梅學校

丈
夫
張
文
新
送
來
一
本
很
有
心
思
和
誠
意
的
文

集
，
名
為
︽
良
友
︾
，
紀
念
昊
振
邦
博
士
昊Sir

，

由
黄
子
程
老
師
主
編
，
設
計
與
装
潢
都
特
別
平
實

懷
舊
，
封
面
的
昊Sir

手
持
巨
型
啤
酒
杯
，
滿
滿
的

啤
酒
滿
足
的
笑
容
，
這
是
去
年
與
太
太
嘉
慧
外
遊

在
酒
吧
內
拍
攝
，
切
合
昊Sir

瀟
灑
的
個
性
。

文
集
分
五
部
分
，﹁
永
遠
懷
念﹂
六
十
八
位
至
親
好

友
的
心
聲
；﹁
最
後
微
笑﹂
昊Sir

解
構
笑
話
創
作
手

法
，
以
及
何
謂Punch

Line

；﹁
字
裡
行
間﹂
收
錄
了

很
多
精
彩
文
章
；﹁
乘
風
而
來﹂
記
載
了
昊Sir

多
年
來

在
文
化
界
走
過
的
足
印
；﹁
老
土
先
生﹂
一
幅
幅
這
位

最
具
人
氣
講
師
的
靚
仔
相
片
。

丈
夫
在
其
中
文
內
提
及
了
我
：﹁
…
…
在
此
，
內
子

淑
梅
也
想
透
過
這
小
小
文
章
多
謝
昊Sir

多
年
前
接
受
她

的
電
台
訪
問
，
昊
兄
是
我
倆
尊
敬
的
前
輩
，
一
位
謙
謙

君
子
，
大
家
公
認
的
好
好
先
生
，
患
癌
後
的
昊Sir

更
堅

強
，
只
可
惜
我
們
見
面
少
了
。
記
得
一
次
在
上
水
碰

面
，
他
說
他
倆
已
移
居
上
水
。
阿
昊
，
你
可
知
道
，
李
小
龍
主
演

的
︽
龍
爭
虎
鬥
︾
其
中
一
幕
的
拍
攝
地
方
，
舊
馬
會
，
雙
龍
城
，

也
是
我
這
個
上
水
仔
的
出
生
地
，
正
是
你
居
住
的
屋
苑
。
聽
到
你

離
去
的
消
息
，
我
沒
有
笑
話
奉
送
，
也
真
笑
不
起
來
，
就
以
一
則

﹃
上
水
偶
遇﹄
作
結
，
希
望
可
為
我
們
多
添
一
分
緣
吧
。﹂

昊Sir

博
學
多
才
，
他
說
過
：﹁
看
電
影
，
學
做
人
。
我
經
常
強

調
，
電
影
只
是
人
生
的
起
點
，
令
我
們
出
發
追
尋
淵
博
的
學
問
，

窺
探
生
命
的
堂
奧
，
讓
愛
與
夢
想
飛
翔
。
正
因
為
在
電
影
看
盡
世

途
險
惡
，
人
間
滄
桑
，
反
照
回
自
我
，
越
是
希
望
現
實
生
活
過
得

平
凡
簡
單
，
看
淡
名
利
，
討
厭
鬥
爭
，
那
就
心
滿
意
足
了
，
我
慶

幸
自
己
此
生
可
以
做
到
。
沒
錯
，
寫
劇
本
拍
電
影
越
複
雜
越
驚
險

越
精
彩
，
相
反
，
做
人
卻
越
簡
單
越
平
淡
越
美
滿
。
還
有
，
最
好

是
…
…
謝
絕
喝
︵
倒
︶
彩
。﹂

昊Sir

人
生
最
幸
福
處
就
是
娶
得
一
位
賢
內
助
嘉
慧
，
她
在﹁
給

最
愛
的
話﹂
寫
上
：﹁
我
的
千
分
幸
運
才
可
遇
上
你
，
我
萬
分
福

氣
才
能
與
你
一
起
生
活
，
相
伴
同
遊
，
四
處
搜
奇
獵
趣
，
度
過
數

不
盡
的
美
好
時
刻
。
此
刻
，
風
已
起
，
讓
一
切
悲
傷
苦
惱
留
下
給

我
，
隨
風
遠
去
，
展
開
你
的
奇
幻
之
旅
，
沒
有
你
的
日
子
，
生
活

不
再
像
從
前
的
充
滿
色
彩
和
趣
味
，
冀
盼
着
那
天
風
再
起
時
，
我

們
再
重
聚
…
…﹂

灑
脫
的
昊Sir

也
親
筆
寫
了
：﹁
風
起
了
，
我
要
隨
風
遠
去
，
繼

續
我
的
獵
奇
尋
寶
之
旅
…
…﹂
永
遠
懷
念
︱
︱
。

永遠懷念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時
近
歲
晚
，
超
市
早
擺
出
大
金
大
紅
的
曲
奇
餅
和

朱
古
力
禮
盒
陣
。
其
實
拜
年
手
信
，
真
沒
較
佳
選

擇
？
有
家
餅
店
推
出
的
所
謂
香
港
人
手
信
，
也
只
是

些
烘
焙
糕
點
，
既
不
健
康
也
沒
新
意
。
說
來
說
去
，

最
健
康
的
還
是
送
水
果
。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
長
輩
之
間
拜
年
或
互
訪
，
多
會

帶
包
生
果
，
通
常
是
半
打
金
山
橙
或
美
國
紅
蘋
果
，
用
棕

色
紙
袋
外
加
幼
繩
包
住
，
頂
上
蓋
張
粉
紅
色
生
果
檔
招

紙
，
印
着
大
紅﹁×
記
鮮
果﹂
大
字
，
還
有
地
址
電
話
，

歡
迎
各
方
友
好
幫
襯
。
現
在
的
人
天
天
吃
生
果
，
不
名
貴

的
不
吃
，
蘋
果
橙
這
些
平
價
水
果
已
很
少
用
來
送
禮
。
而

且
今
天
的
蘋
果
橙
質
素
下
降
，
早
沒
水
果
應
有
的
鮮
甜
和

芬
芳
。
不
過
如
果
有
得
選
擇
，
你
送
我
朱
古
力
禮
盒
，
不

如
送
水
果
更
受
用
。

長
輩
更
在
意
的
新
年
手
信
，
是
送
生
雞
。
近
年
怕
禽
流

感
，
法
例
已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
但
小
時
候
親
戚
之
間
常
互

送
肥
雞
，
對
兒
童
是
件
頂
興
奮
的
事
。
過
年
送
來
的
生

雞
，
總
放
在
個
雞
檔
的
紙
手
抽
裡
，
雞
也
乖
乖
的
坐
着
，

不
會
叫
，
小
孩
就
好
奇
地
掀
開
紙
手
抽
偷
看
，
或
用
手
摸

摸
雞
背
。
到
親
戚
走
了
，
大
人
就
會
把
雞
放
出
來
，
用
幼

繩
把
一
隻
腳
綁
在
騎
樓
，
養
將
起
來
。
我
們
就
開
心
了
，
用
米
戲

雞
，
蹲
下
來
跟
雞
說
話
，
或
者
看
牠
轉
來
轉
去
，
有
時
雞
又
會
坐
着

一
動
不
動
，
閉
上
眼
睛
睡
覺
。
有
一
次
還
下
了
雞
蛋
。
有
些
闊
綽
的

親
戚
更
會
送
一
對
生
雞
來
，
於
是
打
孖
的
養
着
，
騎
樓
好
不
熱
鬧
。

那
時
公
屋
都
有
騎
樓
，
這
樣
短
期
養
雞
的
大
有
人
在
。
即
使
沒
人

送
，
有
時
老
媽
也
會
在
年
尾
買
隻
生
雞
回
來
，
養
着
留
到
開
年
那
天

吃
。
我
想
是
因
為
年
初
二
雞
貴
，
這
樣
可
省
點
錢
。
老
爸
身
體
雖
不

好
，
劏
雞
卻
很
在
行
，
想
是
那
一
代
人
的
生
活
磨
練
出
來
的
。
劏
雞

其
實
不
複
雜
，
只
要
把
雞
捉
住
，
用
菜
刀
在
雞
頸
上
一
抹
，
雞
就
死

了
，
再
在
喉
上
開
個
小
洞
放
血
就
大
功
告
成
，
然
後
老
媽
會
用
滾
水

拔
毛
去
內
臟
，
烹
之
可
也
。
我
們
小
孩
全
程
都
看
得
興
奮
，
吃
的
時

候
也
覺
非
常
美
味
，
對
壯
烈
犧
牲
的
雞
絕
無
歉
意
！
而
且
從
此
知
道

父
母
雖
身
無
絕
技
，
卻
也
非
手
無
縛
雞
力
之
輩
。

在地手信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已
是
第
三
次
遊
台
中
。
第
一
次
是
心
血
來
潮
的

復
活
節
出
遊
，
四
月
初
天
氣
乍
暖
還
寒
，
參
加
了

本
土
遊
，
捨
繁
榮
台
中
市
區
，
直
奔
周
邊
景
點
，

合
歡
山
上
還
下
雪
粉
、
清
境
農
場
青
草
苗
還
未
茁

壯
、
幸
好
廬
山
溫
泉
可
以
抵
寒
…
…
。

第
二
次
是
專
誠
拜
訪
日
月
潭
，
住
宿
在
幽
雅
的
涵
碧

樓
，
愜
意
舒
暢
的
湖
潭
美
景
，
懶
得
出
入
台
中
市

區
…
…
。

如
今
第
三
次
重
臨
，
台
灣
友
人
推
薦
行
程
，
集
中
見

識
台
中
市
這
個﹁
非
常
努
力
地
發
揮
創
意﹂
的
城
市
。

台
灣
友
人
解
說
，
台
中
市
基
本
上
缺
乏
天
然
的
人
文

景
觀
，
歷
史
景
觀
也
相
對
薄
弱
，
當
局
惟
有
依
靠
發
揮

創
意
，
締
造
出
各
式
各
樣
的
亮
點
，
吸
引
遊
人
︱
︱
包

括
台
中
市
民
和
來
自
海
外
的
遊
客
群
。
就
在
他
的
領
路

下
，
參
觀
了
多
個
近
兩
年
在
台
中
市
突
顯
的
創
意
城
市

建
設
。

草
悟
道
是
台
中
市
中
心
一
整
段
大
範
圍
的
綠
園
道
。

帶
狀
的
都
市
綠
園
道
，
範
圍
由
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前
經
的
國
園
道
︵
包
括
市
民
廣
場
︶
、
國
立
台
灣
美
術

館
延
伸
到
美
術
園
道
之
間
綠
帶
，
串
聯
起
勤
美
誠
品
、
甚
至
是
美

術
館
後
面
那
綠
園
道
整
條
的
美
食
店
家
，
全
長
三
點
六
公
里
。

從
勤
美
誠
品
走
到
旁
邊
，
就
是
勤
美
術
館
的
所
在
，
草
悟
道
上

還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活
動
，
勤
美
術
館
這
個
開
放
式
、
免
費
參
觀
的

美
術
館
，
就
位
在
這
片
綠
油
油
的
草
皮
上
，
看
着
這
一
片
綠
園

道
，
心
裡
的
感
覺
是
台
中
人
怎
麼
這
麼
幸
福
，
有
着
這
麼
一
條
美

好
的
步
道
，
距
離
又
遠
又
夠
大
。

另
一
個
備
受
注
目
的
創
意
城
市
建
設
是
秋
紅
谷
公
園
，
原
是
位

於
台
中
市
西
屯
區
的
一
個
大
水
坑
，
如
今
變
成
藍
水
綠
地
、
遍
植

紅
樹
的
生
態
水
池
公
園
。
這
裡
規
劃
歸
台
中
市
七
期
重
建
區
，
但

市
政
府
不
賣
土
地
，
放
棄
回
填
土
地
後
市
值
二
百
二
十
億
台
幣
的

收
益
，
寧
可
與
民
眾
共
享
，
營
造
一
處
讓
市
民
更
感
輕
鬆
、
從
容

的
休
閒
好
去
處
。
這
種
惠
民
的
德
政
，
香
港
市
民
可
有
機
會
享

有
？ 努力創意的城市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吉
利語言更是有着悠久的歷史。早在《詩經》裡就
有類似「以介壽眉」、「萬壽無疆」、「天保九
如」、「南山之壽」的吉利語。可見，吉利語言
在春秋時期已經形成，它表達了人民對未來的期
盼和對美好的嚮往。而春節的吉利語言更是自古
有之，《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
祠」裡便寫道：「只見小廝手裡拿着一個稟幟，
並一篇帳目，回說『黑山村莊烏莊頭來了』。賈
蓉接過一看，那紅稟上寫着『門下莊頭烏進孝叩
請爺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
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
蓉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春節
吉利語言由此可見一斑。
兒時，臘月二十四「送灶日」一過，便進入實
質性過年階段，這時長輩們都鄭重其事地叮囑我
們，「臘月黃天要過年了，注意收收嘴。」收嘴
也就是「忌口」，即不論什麼人，在外在內均不
得口出惡言穢語，更不得說與「吉利」相左的言
辭。
我家兄弟姐妹性格不盡相同，有的含蓄，有的
外向，特別是小妹，辦事風風火火，說話口無遮
欄，過年說話常常將父母的叮囑丟在腦後。有一
次是臘月二十六，母親在家緊張的忙碌着蒸過年
的米糕，小妹從外面風塵僕僕的進了家，聞到米
糕香，便急三火四地上廚房，把蒸鍋蓋打開：
咦！還是棗糕！說着用小手快速地抓了一個夾着
紅棗的米糕，因太燙，她又把米糕掰下一點，放
進嘴裡，邊吃邊還要說什麼。這時母親趕來大聲

斥責小妹：「你不知道現在快過年了嗎，說什麼
話呢，囑咐你們多少次了，過年要說吉利話，就
是不聽是不是？」母親愈說愈來氣，揮起手要打
小妹，被我們趕緊勸下。小妹這才意識到剛才說
「棗糕」犯忌了，因為「棗糕」是「糟糕」的諧
音，應說「棗子糕」就大吉了，因為「棗子糕」
與「早子糕」諧音，過去，早生多生幾個胖小子
是百姓人家求之不得的。一字之差意思全翻了。
而我也不見得讓長輩省心，有一次小年夜我在

院子裡和鄰居小夥伴們玩打陀螺。打着打着，陀
螺倒下了，我就高喊：「完蛋了，完蛋了！」外
婆聽到了，也不說什麼，邁着小腳從房間出來，
拿着手巾往我嘴上抹，邊抹邊說：「不禁童言！
不禁童言！」還讓我連吐三下唾沫「呸！呸！
呸！」意思是將剛才說錯的不吉利話化解掉。
後來，我們長大了，也漸漸學乖了。在臘月要
過年時盡量少說話，實在要說時也要左思右想，
生怕冒出一句不吉利的話來。就像莫言在《故鄉
過年》所描寫的那樣：「過年時最好不說話，非
得說時，也得斟酌詞語，千萬不能說出不吉利的
詞，因為過年的這一刻，關係到一家人來年的運
道。」
除夕守歲時，更要注意「忌口」，一些不利於
吉利的詞如「丑」、「爛」、「破」、「壞」、
「散」、「賠」、「愁」、「痛」等都要迴避，
要學會變通着說，心裡有再大的氣也不能罵人。
餃子破皮了，要說「掙(撐）了」，表示在新的一
年裡能掙大錢；飯煮焦了，要說「太香」了；打
碎了碗、盤、杯等器具，要說「歲歲（碎碎）平

安」；孩子摔倒了要說「拾了個大元寶」。年夜
飯開始時，更要說吉利話，如「吃紅棗，年年
好！」、「吃年飯，年年賺！」等，年夜飯的菜
名同樣有所講究。如以裡脊肉、油炸玉米花等為
主料燒製的菜稱為「豐收吉祥開鴻運」，以春筍
為主料燒製的菜名為「節節高陞」，以鵪鶉、火
腿、玉竹等為主料燒製的菜譽為「竹報平安多歡
顏」，還有「吉慶有餘」、「五穀豐登」、「錦
上添花」、「洪福齊天」、「金玉滿堂」等菜
名，均帶有吉利的色彩。
新年裡，人們相遇時，更要笑容滿面，互相賀
喜祝賀說吉利話。如：「新年快樂」、「恭喜發
財」、「吉祥如意」、「年年高陞」、「萬事順
達」、「閤家安康」等等。倘若客人上
門拜年要請吃糖果和雲片糕，並按輩分
說不同的吉祥話。如孩子對老人可以
說：「吃個甜，祝你長壽萬年！吃個
糕，祝你高壽比南山！」同輩之間可以
說：「吃個甜，祝你賺大錢！吃個糕，
祝你步步高陞！」而對晚輩則可以說：
「吃個甜，祝你錦繡萬年！……」
而生意場上的忌語就更多，到了過年

時更是要處處小心，多講吉利話，不然
吃不了兜着走。時代發展到今天，忌語
有增無減，與時俱進，就連職場的小青
年也都講究有些話不能講了。最普遍的
有三句，一是「財源滾滾」，因「財
源」與「裁員」諧音，裁員滾滾，這不
是要大批裁員嗎？不吉利。二是「心想
事成」，「心想」即「薪餉」，「事
成」即「四成」，薪餉只給四成，這叫
人怎麼過呀？所以更不能說。三是「招
財進寶」，又與「遭裁禁飽」掛上了
鈎，於員工不利，也不能說。雖然以上

這些忌言很是牽強附會，就是說了也未必就能驗
證，但職場一族都不願意聽到，都想在新年圖個
吉利，因而還是不說為好，畢竟吉利的話說的人
也高興，聽的人也舒服。嚮往美好人之常情。
過年的吉利語言雖有些迷信色彩，但時到今天
仍被傳承發展了下來。儘管現代人不像舊時那樣
過於追求形式，但過年圖吉利在國人心目中是難
以抹去的，這也是過年的文化底蘊之所在，成為
中國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作為一種祝願，一種
祈盼，代代傳承，生生不息，「過年的吉利語
言」確有它的根基和功用。這也是千百年來中國
人恪守的一種文化傳統。既然說吉利話大家都愛
聽，那麼過年就讓我們多說一些娛樂娛樂吧。

春節的吉利語言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時
光
荏
苒
，
金
蛇
將
在
年
卅

晚
離
開
我
們
而
去
，
駿
馬
降

臨
，
但
願
一
切
馬
到
功
成
，
人

人
幸
福
吉
祥
！

如
同
聖
誔
節
前
夕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在
年
卅
日
，
也
只
有
半
日

市
，
下
午
休
市
，
好
讓
大
家
辦
年
貨

吃
團
年
飯
。
其
實
，
打
從
上
周
起
，

股
市
不
起
勁
，
買
賣
兩
閒
，
不
少
人

在
笑
稱﹁
市
場
提
前
收
爐
啦
！﹂

今
年
對
打
工
仔
來
說
，
真
好
彩
。

連
同
周
六
和
周
日
加
在
一
起
，
年
假

直
到
年
初
四
。
二
月
四
日
年
初
五
開

工
大
吉
。
馬
年
雙
春
兼
閏
月
，
初
五

開
工
日
正
是
立
春
日
，
好
意
頭
。

馬
年
肖
馬
者
是
本
命
年
，
可
能
有

些
阻
滯
。
據
堪
輿
師
介
紹
最
好
是
外

遊
作
化
解
。
其
實
，
連
年
卅
日
有
半

日
假
，
共
四
日
半
假
期
可
有
充
足
時

間
往
鄰
近
地
區
春
遊
去
。
往
年
最
熱

門
地
點
是
泰
國
，
飛
機
票
平
，
泰
銖

下
跌
宜
消
費
。
可
惜
因
當
地
局
勢
動

盪
，
已
被
列
為
黑
禁
區
，
去
度
假
散

心
啫
，
何
必
攞
個
命
去
搏
？
不
少
遊
客
已
取
消

往
泰
國
過
年
之
念
頭
。
往
內
地
嘛
，
神
州
大
地

春
暖
花
開
最
宜
春
遊
。
惟
一
想
到
數
以
億
計
的

同
胞﹁
大
挪
移﹂
人
流
湧
湧
，
會
有﹁
動
不
得

也﹂
之
嘆
！
不
如
留
待
過
了
年
才
去
玩
囉
。
近

年
不
少
中
產
階
級
愛
上
闔
家
去﹁
滑
雪﹂
。
不

用
到
歐
美
，
去
韓
國
、
去
日
本﹁
滑
雪﹂
之
地

多
。
日
本
貨
幣
大
跌
，
港
幣
跟
美
元
掛
鈎
，
相

比
來
說﹁
抵﹂
之
極
。
日
本
和
韓
國
熱
門
地
，

手
腳
慢
些
也
撲
不
到
機
票
或
旅
行
社
位
子
。
想

來
想
去
，
同
文
、
同
種
、
同
聲
、
同
氣
，
不
少

家
庭
都
決
定
驅
車
神
州
遊
。
小
心
為
宜
，
出
入

平
安
囉
。
而
我
呢
？
素
來
怕
煩
，
年
年
都
留
港

安
在
家
裡
度
歲
。
細
賞
年
花
，
觀
看
眾
電
視
台

賀
歲
紛
陳
精
彩
節
目
，
親
友
齊
來
拜
年
，
大
派

利
是
眾
樂
樂
。
多
好
！

新年春遊去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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